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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蕭馳：清光猶為君 

楊玉成∗ 

筆者數月前接到《東華漢學》一件古典詩的審查案，審查未半，卻

接到主辦單位來電，告訴我蕭馳老師辭世的消息，突然解除了匿名審查

人的任務。驚訝之餘，深感扼腕、痛惜。這個巧合以及往日同行的往來

與因緣，使我有責任略贅數語，紀念這位前輩與好友。既然最初作為審

查人，我應該繼續完成原來的任務，但這終究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匿名」不得不變成公開，作者卻無法回應了，「審查」最終只能變成

某種回憶與紀念。 

閱讀〈傾耳易水，過目淇山―詩人與史〉，讓我重溫了蕭馳老師

熟悉的思路與聲音。這篇文章延續他對中國古典詩學一貫的思考，卻轉

向懷古主題。本文從「詩」、「史」、「事」開始思考，進而從「類」

（事類）的觀點重新探討詩與史的關係，一貫廣泛對照中西文學傳統，

藉以突顯中國古典詩的特徵。他參照《易經》的思想系統，注意到從劉

向《世說》到劉義慶《世說新語》及其眾多流衍，闡述「類」的意義，

發人所未發，不僅顯示這是一篇近年同類論題的優異之作，令筆者感受

更深的是，蕭馳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蕭馳一貫關注語言進路，旁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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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卻回歸詩歌文本的細膩解讀，將「事類」重新納入詩歌語言，闡述

漢語與古典詩特別是時間感知的特質。這個觀點在第四節〈青山映襯，

青史不滅〉達到高峰，將懷古與山水結合為深具歷史厚度的抒情空間，

對懷古詩的美感特徵提供具開創性的開拓與深化，尤為精彩。全文融語

言、思想、詩學於一爐，恢宏與細膩兼具，筆者願意給予高度推薦，讀

者在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堅持宏觀與微觀的張力與平衡，前者需要開闊

的視野與文化關懷，後者需要客觀綿密的具體實證，在兩者間隙不時流

瀉某種開拓中國文學的熱忱甚至渴望，筆者認為這是後學者最應注目及

學習的地方。 

對筆者來說，對蕭馳的最初印象是研究生時代拜讀《中國詩歌美學》

（1986）、《中國抒情傳統》（1999），記得當時仍略感艱深，但見解

獨到，卻能配合深刻學理，成為我學生時代效法的學術偶像之一。畢業

後筆者任教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在二○○九年夏天特地邀請他蒞校進

行約兩個禮拜的短期訪問，仍記得最初前往學人宿舍接風的印象，略顯

壯碩的身形，一派古道熱腸，旋即一見如故。其中大約一週時間在本系

舉行系列講座及研討會（另一週安排至其他學校演講），暨大座落於中

臺灣的埔里小鎮，講座大多安排在夜晚（學生在鄉下晚上無處可去），

講題是〈大觀園與紅樓夢主題的反諷性質〉、〈山水詩發生研究的新思

路〉等，猶記得蕭馳宏亮、坦率的演講神情，從《紅樓夢》到山水詩，

著實帶來一陣旋風。連續幾個晚上，邀集數人，記得廖肇亨教授也是座

上客之一，在空闊的暨大校園面對星空，天南地北，放言高論，使這些

夜晚的交流憑添某種神奇色調，成為後來繚繞不斷的印象。偶爾論及時

事，可以感覺蕭馳個性獨特，見解鮮明，關注甚至憂心時局，彷如一個

古代書生。三年後，蕭馳老師再度蒞校演講，重溫愉快的論學經驗。稍

後他在〈陶淵明藉田園開創的詩歌美典〉對筆者舊作〈田園組曲：論陶

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商榷補充，可說是交換著作引起的漣漪。在我

的印象中，蕭馳風格獨特，個性爽朗，認真坦率，如果仿效魏晉阮籍的

青白眼，這是我感覺值得以「青眼」對待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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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馳老師專長古典文論、古典詩，更廣泛旁涉中國的文學與思想。

他後來將早期學術集結為三卷本《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包含《玄智

與詩興》（2011）、《佛法與詩境》（2012）、《聖道與詩心》（2012），

大多曾發表於著名學報，品質優異，見證他長年的精進與努力。這個抒

情傳統三部曲從漢魏貫串到明清，顯示恢宏的視野與深刻的哲思。當時

筆者受命擔任第三卷匿名審查人，不知何故「匿名」再次失效，猜想是

對我冒昧的評論感到興趣，居然從新加坡打來國際電話，詢問我進一步

的看法。一開始我不無驚嚇，旋即深深感念他的直率，不以學術商榷甚

至異見為忤，不吝傾聽同行的聲音，一貫純真與開放的學術態度。在我

看來，蕭馳在古典詩同行裡最明顯的特徵是哲學的深度，致力開拓「抒

情傳統」的存有論面向，這種創新的企圖對後來研究者提供寶貴的啟

示。三卷本《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穿梭在文學與思想之間，嘗試將兩

者緊密叩合，表現出學界稀有罕見的格局與能力。蕭馳雖然關注抒情傳

統，或許由於大陸及海外漢學背景，筆者感覺仍有顯著的差異。如〈「書

寫的聲音」：《古詩十九首》詩學質性與詩史地位的再檢討〉，以「雙

重文類」精彩的論述對高友工提出修正；《聖道與詩心》批評學界以現

代文藝美學解釋「情景交融」，強調王船山「天人之學」的哲學視域，

重心從主體轉向存有，都與學界通常論調有異，嘗試發展一種更深刻、

更多元的聲音。其他著作如〈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對佛教

語境的深入挖掘，〈如來清淨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對王維南北宗歸

屬及詩的細讀，〈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對禪宗脈絡的爬疏對照，都

是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力作。在這些著作中，文獻精熟，觀察深入，形成

蕭馳另一種特徵，並非某個特定學派所能拘囿。由於相隔異地，後來並

無更多切蹉的機緣，大多是在研討會之類學術場合相遇，可能是專業與

興趣接近，總有許多共同的話題。猶記得有一次聽他描述後來集結為《詩

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2018）的撰述，對親歷山川的興

奮與熱情溢於言表，最終形成厚達六百餘頁的巨著，對「山水」、「風

景」展開深入新穎的論述，我得以在紙上繼續聆聽其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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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馳老師好學深思，學術熱情始終不減，近期仍有〈中古漢語名詞

與山水大象―一個語言學／詩學的跨學科研究〉（2020）、〈論興：

一個漢語故事〉（2020）等著作發表，可謂至死方休，在學術界實屬稀

有。失去這位前輩與同道，讓人悵然若失，筆者最傷感的是殞落了一位

純粹的讀書人。作為古典詩學的同好，我想起常建〈宿王昌齡隱處〉對

詩人王昌齡的緬懷：「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雖然只是若干浮光

掠影，但腦海中的故人容顏彷彿散發某種光輝，願以這種古典的光輝紀

念蕭馳老師。帶著回憶與傷感閱讀這篇遺作，當我讀到蕭馳引述孟浩然

名句「江山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時，這句詩瞬間化為現實，陶淵明說

「縱浪大化中」，蕭馳已縱入這條古今長河之中，我想，紀念這樣一位

學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讓這種精神與聲音永久綿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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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與迴盪―記蕭馳教授與東華二三事 

吳冠宏∗ 

目前專業掛帥，各領域都有專家在進行精緻深入的研究，但愈來愈

少有人能以通博的視野，過人的膽識及氣魄縱橫於文史哲各個領域，出

入於中西之文獻與理論，並且貫穿好幾個時代，當今學界正需要這樣的

學者，而非護守一端的專家，尤其是爬梳中國的學問，必須如此，才能

真正打通其任督二脈，為詩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開啟新的研究方向，而撰

寫「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

《聖道與詩心》）的蕭馳教授，完整地呈顯玄學、佛學與儒學三個思想

內涵下的古典詩學內涵，使學界抒情傳統的文化論述得以展開全面性的

探索，正是在我心目中達此高度、廣度、深度的理想學者。 

有鑒於此，我撰寫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力邀蕭教授於2013

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23日期間來東華中文系講學，此時他已結束新

加坡的教職而隨夫人遠居荷蘭，很高興這樣的想望，最後可以踏實成

行。在東華除開設一門「魏晉以降中國詩學之進境」研究生課程之外，

在任期間，他也為本系學生進行「中國古代山水美感中的『景』」和「中

國古典詩學中的『詩勢』」兩場講座，震憾東華師生的哲思與詩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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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的交換生徐樑（現任教於上海師大中文

系）便不時來函傳達他十分懷念在東華聆聽蕭老師上課的美好時光。 

蕭馳不僅以他出入中國山水文學的學養，為我們洄瀾的山川增色添

光，在2013年10月4日，我和他更一同參加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抒

情傳統再反思座談會」以及台灣中文學會之《玄智與詩興》新書精讀會

活動，當時與會對話的學者有顏崑陽教授、楊儒賓教授、廖棟樑教授、

蔡瑜教授、賴錫三教授、毛文芳教授…等，可謂人才薈萃於斯，會場精

彩的對話錄處處有珠璣，收在中正漢學第22期，值得一覽再覽。另《玄

智與詩興》一書，立基於「詩情即哲理之所本」的視域，踏入中國詩學

與思想哲學二者往還之關捩，從王弼、阮籍、嵇康、郭象、陶淵明之詩

與思的探索，對漢儒宇宙圖式展開步步解構，使詩與思之間，情與理之

際，不僅是因果關係，經由兩者之間的互涉與共鳴，指向背後更大的文

化脈絡，觸及抒情文類發展中幾個具關鍵性的本質觀念，如自我、當下、

超越…等，我曾為此撰〈天光雲影共徘徊―評蕭馳《玄智與詩興》〉

書評一文，亦刊載於中正漢學第22期，可以參考。 

當天結束活動後我們留宿一晚，第二天就順道飽覽嘉義的農村風情

與中正大學的後山景緻。其後我們一同北上，因為他有位遠從新加坡來

台的學生，想要見師一聊，我建議可以相約在台北火車站的郵局碰面，

再一同上微風廣場用餐。等候時，他聊著這一位優秀的學生，栽培的關

愛之情溢於言表，卻久候不見學生蹤影，原來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坐計程

車前來，先是塞在路上，計程車又將他載至火車站旁有多處入口的台北

郵政總局，致使在台北火車站裡的郵局苦苦張望的我們，緊盯週六火車

站內超多的人潮而頻頻落空，學生來電問：「蕭老師，您到底是在哪一

個窗口？」望穿秋水的蕭馳怒飆：「就只有一個窗口，拜託，你到底在

哪裡？」眼睜睜的看著訂好返花火車票的時程已逐漸逼近，蕭馳急切的

心情可想，「台北火車站的郵局」，各自不同的判讀，遂造成當天師生

難得一聚的機緣益形匆促了。 



會通與迴盪―記蕭馳教授與東華二三事 313

蕭馳在〈嵇康與莊子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之開啟〉一文，曾透過

嵇康恬和淵淡的詩境，對於莊子與嵇康之關係做了深刻的連結。他講學

期間，我正在執行「道玄之際―從情之有無到氣的感通」國科會專書

寫作計畫（後來完成《走向嵇康》專書），他在詩學上開啟莊子與嵇康

之意義，將抒情傳統從主體論視域延展至互為主體間的關係，認為抒情

不僅是情的表達，也是情的解消，開拓了抒情傳統的格局，與我研究的

進路頗有異曲同功之妙，並極具相互對話的參考價值。他雖長年旅居新

加坡講學研究，但其間所發表的論著在台灣的學術界已獲得廣泛的討論

與回響，除聯經出版《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之外，其後更孜孜

不倦，致力於中國古代詩人的山水美感話語研究，《詩與它的山河―

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正代表另一階段研究成果的集結與高峰。 

蕭馳入宿東華素心里以來，即不時流連驚異於東華校園的秋詩篇

篇，想必坐臥在這環滁皆山的地景裡，一定讓他分外自在與歡喜，不再

只是心中自有丘壑吧！當我說起花蓮的地震、颱風特多，美麗是要付出

代價的，他總是愣著。10月31日，我們共食晚餐後，各自回研究室忙碌，

不久後突遇地震來襲，研究室書架上的書零落掉地不少，這次的震度不

小，應該有六級左右！連老花蓮的我都不免緊張起來了，更遑論久住新

加坡的他，經此一震是否會過度惶恐而難以承受？於是我趕緊快步地前

往他的研究室，當晚被震得驚魂未定的他，結巴不安地告訴我「真是太

恐怖了！」一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模樣，其實這是融入我們生活世界

的必經儀式吧！我只是好奇，他偌大的身軀是如何如他所言般瑟縮躲入

桌下狹小的空間？ 

11月29日（五）小週末，我將碩博班的導生聚安排在東華大學的後

花園―鯉魚潭，亦力邀蕭馳共聚同遊。我們師生沿著湖畔慢走，自在

地賞玩、聊天，這般好風如水的午後，恐怕連蕭馳都願意暫擱滿腹傳統

山水的文學風景，而以不斷移動的詩眼，穿梭「綠筱媚清漣」，並伴隨

這一群年輕學子們一同踏出青春的步伐。其間我聊到：「想起在臺大讀

博士班的我無意間觀賞到大陸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難以形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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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後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歡喜，真是太棒了！」蕭老師聞之發愣，

進而說：「我也看過，還好吧！」這樣的回應真是令我有點失落！大家

走賞一圈後，在湖畔樹窩共食，他高度讚賞這家的盬烤魚與桶仔雞，順

便向我抱怨之前在花蓮市的王記茶舖，並握緊筷子激動地說：「簡餐簡

直是難以下嚥，只有珍珠奶茶還可以。」當天結束後同行的郭惠珍同學

竟貼心地上網為我取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抱著無比興奮的心情重

覽，有如一場夢醒，自己如實地重溫了蕭馳「還好吧！」的判讀，才思

及我和他竟有十七年的歲差，而三十歲第一次觀賞時正好抓住了青春的

尾巴，滿心的惆悵卻在蕭馳―我―同行年輕學子的交疊身影中逐漸消

散，畢竟縱使綠草如茵、花奔繽放的歲月難再，生命終究會一棒一棒地

傳衍下去！ 

12月9日蕭馳參加我主持「言志與抒情的交響」之計畫所舉辦的「中

國抒情傳統論壇」，與柯慶明教授、顏崑陽教授、呂正惠授、曾守正教

授四位中文學界抒情傳統深具代表性的學者一同來探討此一重要的知

識型態與文化現象。蕭馳曾自云：講學期間，利用大學圖書館所提供的

研究成果以及學術交流所激發的思維，奠定了他對杜甫夔州詩和元結、

柳宗元山水書寫的研究論著的基礎，對於台灣以有限的學術資源，可以

發展出如此輝煌燦爛的學術文化，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得以發展和弘

揚，並融入現代思想文化潮流，的確令人驚歎。 

蕭馳返回荷蘭後，我們仍偶爾通個信，問候彼此或寄書分享，淡淡

的，卻一直延綿未斷。今年六月我寫信代東華漢學張蜀蕙主編邀稿，他

也慨然允諾，分別一段時日了，感謝他對東華的支持依舊，他的特邀稿

尚在處理中，豈料… 

我怎能忘記蕭馳要結束東華講學離開花蓮的下午，當天北上的火車

竟安排在唯一沒有手扶梯可以上下的第三月台，我協助他將另一箱笨重

的行李隨樓梯一步一步地拉上月台，送他坐上火車、安頓好行李後，便

說聲告別並叮嚀：「你到台北就要自己處理行李囉！」下了火車，我正

準備從月台走向出口的樓梯，突然聽到蕭馳以宏亮高昂的聲音呼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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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頓時間彷彿整個花蓮火車站都是我名字的回響，以為出了什麼事

了，我著急地轉身走回來，發現他竟也奔出火車向我跑來，這一位山東

熱血的友人突然給向來情感內歛的我一個熱情的擁抱：「謝謝你！」我

起先是驚嚇，後打從心底暖和起來，仍惦記著他一路辛苦遙遠的回程―

荷蘭，多麼感謝這一段時光我們有緣得以共處，尤期待未來能有重聚的

時候，並且告訴他我故鄉這一片寧靜以致遠的山海，會一路相送…… 

我不禁回眸蕭馳2017年7月9日的來信，那雖是未能成行的美麗邀

約，但不論置身何處，相隔多遠，我們都共同擁有並珍愛波瀾壯闊的漢

語文化： 

……你短文最後的感慨，吾亦有之。近幾年在歐陸，主要穿行于

歷史文化叢林之中：博物館、古跡、為詩人吟詠的名山水，時時

踏訪，漸漸遠離政治世界之紛擾。為過冬、亦為最終解決在歐陸

久居計，吾近在雅典購得小居一處。你們這次來歐洲赴會，時間

不巧，否則可以到寒舍小住，一起尋訪希臘愛琴古跡，論文論道。

吾最近由景觀研究，觸發對山川地貌與文學關聯的種種遐想。當

然，或許更正經的是對漢語本質的思考。 


